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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小
小
的
牛
倌

在
舊
時
的
農
村
中
，
耕
牛
不
僅
是
必
備
的
生
產

工
具
，
而
且
它
與
土
地
、
房
屋
一
起
構
成
了
農
民
最
重

要
的
生
產
資
料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自
耕
農
的
人
家
都
養
有

一
頭
或
者
半
頭
牛
。
所
謂
半
頭
就
是
兩
戶
養
一
頭
。
由

兩
戶
出
資
合
買
，
輪
流
餵
養
和
使
用
。
我
記
得
那
時
家

裡
餵
養
了
一
頭
牛
。
有
時
候
也
與
隔
壁
大
伯
家
合
養
一

頭
。
那
時
買
一
頭
成
年
牛
，
大
約
需
要
兩
石
大
米
或

五
十
塊
光
洋
。
除
了
經
濟
條
件
以
外
，
飼
養
耕
牛
還
必

須
具
備
一
定
的
條
件
，
如
牛
欄
、
草
料
和
有
人
放
牧
、

餵
養
。我

的
家
鄉
地
處
岡
坡
地
帶
，
常
年
少
雨
乾
旱
，
因

此
只
能
飼
養
黃
牛
。
從
我
紀
事
起
，
我
家
裡
養
了
一
頭

黑
色
老
犍
，
牠
是
一
頭
閹
割
過
的
公
牛
。
與
一
般
公
牛

相
比
。
牠
的
性
子
馴
順
，
容
易
駕
馭
，
易
於
育
肥
，
體

壯
力
大
。

大
約
從
六
歲
開
始
，
我
從
二
哥
手
裡
接
過
了
放

牧
這
頭
黑
老
犍
的
任
務
。
由
此
開
始
了
我
的
牛
倌
的
生

活
。
在
上
學
期
間
的
寒
暑
假
，
在
農
忙
季
節
裡
，
我
都

是
與
牛
為
伴
的
。

放
牛
看
似
容
易
其
實
並
不
是
一
件
很
輕
鬆
的
工

作
。
在
農
村
，
從
事
放
牧
的
大
多
是
老
人
和
兒
童
，
也

就
是
所
謂
的
﹁
半
勞
動
力
﹂
。
老
人
們
瞌
睡
少
，
農
牧

經
驗
豐
富
。
了
解
牧
草
生
長
情
況
，
能
夠
把
牛
牽
到
青

草
茂
盛
的
地
方
去
放
牧
，
所
以
每
當
傍
晚
歸
來
，
他
們

的
牛
都
吃
得
溜
圓
溜
圓
的
。
剛
開
始
時
，
我
跟
著
老
人

們
去
放
牛
，
但
我
的
黑
老
犍
總
是
沒
吃
飽
，
每
當
父
親

看
到
牛
肚
子
癟
癟
的
都
非
常
生
氣
，
為
此
我
不
知
挨
了

多
少
打
。

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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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受
到
懲
罰
以
後
，
我
心
裡
很
是
不
服
氣
，
心

想
：
為
什
麼
那
些
老
人
們
的
牛
吃
得
飽
而
我
的
老
犍
卻

吃
不
飽
呢
？
原
來
成
群
結
隊
放
牛
時
，
他
們
的
牛
走
在

前
，
好
的
青
草
被
前
面
的
牛
吃
了
，
我
的
牛
當
然
也
就

沒
吃
的
了
。
明
白
了
原
因
以
後
，
我
再
也
不
跟
著
老
人

們
去
放
牛
，
而
是
採
取
了
兩
條
辦
法
：
一
是
起
大
早
，

搶
在
他
們
出
工
的
前
面
，
請
母
親
早
早
地
叫
醒
我
，
天

不
亮
揣
上
兩
個
饃
牽
扯
著
黑
老
犍
就
上
路
；
二
是
與
老

人
相
背
而
行
，
凡
是
他
們
常
去
的
地
方
我
都
不
去
，
他

們
朝
西
我
向
東
，
他
們
就
近
我
走
遠
。
這
些
辦
法
果
然

見
效
，
從
此
我
的
黑
犍
子
總
是
吃
得
肚
子
鼓
鼓
的
，
牠

的
皮
毛
也
變
得
油
亮
亮
的
了
。
每
當
﹁
微
霞
尚
滿
天
﹂

的
時
候
，
﹁
牧
童
歸
去
橫
牛
背
，
短
笛
無
腔
信
口
吹
﹂

那
種
悠
悠
自
得
，
也
是
我
童
年
的
一
大
樂
趣
。

有
一
次
，
在
放
牛
中
我
釀
成
了
一
場
大
禍
，
至

今
記
憶
猶
新
。
那
一
天
起
得
太
早
，
我
牽
著
黑
犍
子
邊

走
邊
讓
牠
吃
草
，
不
知
不
覺
地
來
到
了
一
片
空
曠
的
坡

地
，
四
周
沒
有
莊
稼
地
，
不
擔
心
牛
吃
了
人
家
的
莊

稼
。
於
是
，
我
把
牛
繩
盤
繞
在
牛
角
上
，
讓
牠
自
由
地

去
啃
草
，
而
我
倒
在
岡
坡
上
的
草
地
上
睡
著
了
。
小
孩

子
本
來
瞌
睡
就
大
，
再
加
上
那
些
天
裡
天
天
起
大
早
，

那
一
睡
竟
睡
了
個
把
時
辰
。
我
一
覺
醒
來
，
太
陽
已
大

晌
了
，
揉
了
揉
惺
忪
的
睡
眼
，
一
瞧
我
的
黑
犍
子
不
在

了
。
我
一
古
腦
兒
爬
了
起
來
，
拿
著
放
牛
棍
和
草
帽
。

一
邊
哭
喊
一
邊
尋
找
我
的
黑
犍
子
。
偌
大
的
山
岡
，
到

哪
兒
去
找
呢
？
我
感
到
很
茫
然
。
稍
定
神
後
，
我
猜
想

老
犍
肯
定
是
尋
水
喝
去
了
。
於
是
我
飛
也
似
的
向
一
片

水
田
衝
跑
去
。
正
好
一
位
大
爺
在
堰
裡
放
水
灌
田
，
我

上
前
問
道
：

﹁
大
爺
，
你
看
見
了
我
的
黑
犍
子
沒
有
。
﹂

﹁
你
這
娃
子
咋
搞
的
，
是
睡
忘
了
還
是
玩
野
了
，

你
的
牛
吃
了
人
家
的
秧
苗
，
被
下
朱
家
的
人
牽
回
莊
子

去
了
，
還
不
快
去
賠
不
是
！
﹂

我
一
下
子
懵
了
，
﹁
哇
﹂
的
一
聲
大
哭
起
來
。

我
怕
挨
打
，
不
敢
一
個
人
去
，
於
是
硬
著
頭
皮
回
到
家

裡
。
已
是
晌
午
了
，
正
好
父
親
收
工
回
來
，
他
見
我
哭

喪
著
臉
問
道
：

﹁
咋
回
事
？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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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爹
，
我
在
岡
坡
上
睡
著
了
。
老
犍
吃
了
人
家
的

秧
苗
，
被
下
朱
家
的
人
牽
走
了⋯

⋯

﹂
未
等
我
說
完
，

父
親
暴
跳
如
雷
，
舉
手
甩
了
我
兩
耳
光
。
我
不
由
自
主

地
向
後
打
了
幾
個
踉
蹌
。
他
說
：

﹁
走
，
跟
我
去
賠
罪
，
把
牛
贖
回
來
。
﹂

我
們
飛
快
地
來
到
了
下
朱
家
，
這
是
一
個
不
足
十

戶
人
家
的
小
村
莊
。
我
們
進
村
後
，
一
眼
就
看
到
了
我

們
的
黑
犍
子
，
牠
被
拴
在
一
棵
大
樹
上
。
父
親
找
上
戶

主
家
裡
，
主
人
是
個
五
十
開
外
的
農
民
，
為
人
也
還
算

和
善
。
父
親
連
聲
道
歉
說
：

﹁
都
是
我
這
不
聽
話
的
娃
子
惹
的
禍
，
對
不
住
你

們
了
，
是
賠
是
罰
我
們
依
你
的
。
﹂

﹁
你
們
去
田
裡
看
看
，
你
家
牛
吃
了
我
家
秧
田

一
溜
兒
苗
子
，
造
孽
呀
！
咋
個
賠
法
，
你
們
看
著
辦

吧
。
﹂經

過
友
好
協
商
，
父
親
提
出
賠
兩
斗
穀
子
，
對

方
沒
再
說
什
麼
，
於
是
我
牽
回
了
黑
老
犍
。
糾
紛
解
決

了
，
但
是
挨
打
的
滋
味
是
難
以
忘
卻
的
，
教
訓
也
是
深

刻
的
。
自
那
以
後
，
我
放
牛
格
外
小
心
，
特
別
是
在
田

埂
地
邊
放
牧
時
，
我
總
是
牢
牢
地
牽
著
牛
籠
頭
，
並
牢

記
駕
馭
耕
牛
的
要
領
：
牽
牛
要
牽
牛
鼻
子
，
趕
牛
要
鞭

打
牛
屁
股
。

放
牛
和
割
草
都
是
我
小
時
候
的
兩
項
任
務
，
而
且

是
交
叉
進
行
的
。
每
當

田
耙
地
之
時
，
父
親
和
二
哥

都
要
把
老
犍
牽
去
使
用
，
這
個
空
檔
中
，
我
得
背
上
籮

筐
去
割
草
。
既
要
為
老
犍
準
備
當
日
的
青
飼
料
，
又
要

為
冬
天
儲
存
曬
乾
的
綠
色
飼
料
，
保
證
牲
口
越
冬
。
與

放
牛
相
比
，
割
草
自
由
度
大
多
了
，
有
時
和
村
里
小
伙

伴
們
同
行
。
在
休
息
時
，
我
們
或
爬
樹
、
掏
鳥
窩
、
撿

鳥
蛋
、
或
跳
到
塘
裡
嬉
水
、
捉
魚
，
這
些
兒
時
農
村
生

活
也
頗
有
趣
味
，
給
我
留
下
了
美
好
的
回
憶
。

我
和
三
叔
的
小
兒
子
道
華
是
同
月
出
生
。
他
比
我

小
半
個
多
月
，
長
得
比
我
高
比
我
壯
。
從
小
我
們
在
一

起
玩
耍
、
割
草
、
拾
糞
大
多
也
是
結
伴
而
行
。
他
未
上

學
讀
書
，
但
是
幹
農
活
樣
樣
比
我
強
，
爬
樹
比
我
快
、

下
塘
摸
魚
回
回
都
不
落
空
。
那
時
，
我
幼
小
的
自
尊
心

受
到
了
傷
害
，
暗
下
決
心
要
與
他
競
爭
，
一
定
要
比
他

做
得
更
好
。
可
是
無
奈
，
在
耕
田
耙
地
、
下
田
插
秧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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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魚
摸
蝦
等
各
方
面
我
都
不
如
他
，
那
時
我
似
乎
朦
朧

地
懂
得
，
如
果
以
自
己
的
短
處
去
與
人
家
長
處
競
爭
，

那
是
永
遠
不
會
得
勝
的
。

在
農
村
，
犁
田
耙
地
、
選
種
播
種
、
打
穀
揚
場

都
是
有
經
驗
農
民
做
的
事
，
父
親
逐
步
把
這
些
技
術
傳

授
給
二
哥
，
準
備
二
哥
將
來
接
他
的
班
。
十
五
歲
那

年
，
我
因
為
就
讀
的
襄
陽
中
學
停
辦
而
休
學
在
家
，
那

時
也
不
知
道
將
來
是
什
麼
世
道
，
父
親
教
我
學
農
耕
，

萬
一
書
讀
不
成
了
，
就
留
在
家
裡
務
農
。
他
給
我
上
的

第
一
課
就
是
學
犁
地
，
那
是
一
塊
剛
剛
收
割
過
芝
麻
的

旱
地
，
為
了
秋
後
播
種
小
麥
，
需
要
對
它
進
行
翻
耕
。

父
親
向
我
講
述
了
操
作
木
犁
的
要
領
，
做
了
示
範
，
然

後
讓
我
來
試
。
剛
開
始
還
算
順
當
，
只
是
犁
走
得
不

直
，
像
蚯
蚓
一
樣
曲
里
拐
彎
的
。
突
然
間
不
知
什
麼
原

因
，
﹁

嚓
﹂
一
聲
犁
鏵
斷
了
，
犁
托
一
下
子
冒
到
地

面
上
，
我
怎
麼
使
勁
地
按
不
下
去
，
老
鍵
拖
著
空
犁
亂

跑
，
把
犁
轅
子
拖
繩
與
牛
繩
絞
成
了
一
團
，
不
管
我
怎

麼
吆
喝
，
牠
也
不
聽
我
的
使
喚
。
我
急
得
哭
了
起
來
，

並
呼
喊
父
親
來
救
助
。
父
親
看
後
擺
著
頭
說
：
﹁
看
來

你
是
吃
不
了
這
碗
飯
了
。
還
是
好
好
地
去
讀
書
吧
！
﹂

三
、
栖
人
﹁
檐
﹂
下
的
小
學
生
活

由
於
大
哥
參
加
了
工
作
，
父
母
的
經
濟
負
擔
相
應

地
減
輕
了
許
多
，
從
一
九
四
四
年
秋
季
起
，
他
們
決
定

把
二
哥
和
我
轉
到
蔡
陽
鋪
中
心
小
學
讀
書
，
以
便
接
受

正
規
的
教
育
。

蔡
陽
鋪
中
心
小
學
位
於
前
街
的
西
頭
，
坐
北
朝

南
，
校
門
口
有
一
座
古
式
的
門
樓
，
門
楣
上
方
牆
壁
上

的
校
名
呈
弧
形
。
大
門
右
前
方
約
五
十
米
處
，
有
一
口

青
磚
砌
成
的
深
水
井
。
它
的
四
周
舖
墊
著
灰
白
色
的
花

崗
石
板
，
在
井
口
上
安
裝
了
一
個
用
於
提
水
的
絞
盤
，

這
口
井
除
了
學
校
師
生
用
水
外
，
還
供
應
這
條
街
上
大

部
分
居
民
的
飲
水
。

大
門
內
約
三
米
的
地
方
，
建
有
一
座
帶
著
遮
雨

屋
檐
的
屏
牆
，
正
反
面
分
別
有
紅
色
油
漆
寫
的
孫
中
山

先
生
的
︽
總
理
遺
囑
︾
和
學
生
守
則
。
院
子
中
央
有
一

座
磚
砌
的
升
旗
台
，
上
面
豎
了
一
根
三
丈
多
高
的
木

旗
杆
，
從
星
期
一
到
星
期
六
的
每
天
早
晨
都
要
在
這
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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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行
升
旗
儀
式
。
學
校
的
教
室
均
是
用
土
坯
牆
和
灰
瓦

建
造
的
平
房
，
由
前
後
面
兩
個
院
子
構
成
，
前
面
是
教

室
，
後
面
是
辦
公
室
、
寢
室
和
食
堂
。
出
了
後
院
的
便

門
，
便
是
一
個
簡
單
操
場
，
只
有
一
個
沙
坑
、
一
副
單

桿
和
雙
桿
，
還
有
一
個
看
得
出
是
本
地
木
匠
製
作
的
簡

易
的
籃
球
架
。
再
往
北
，
是
一
垛
斷
垣
殘
壁
古
城
牆
，

顯
示
出
這
座
鄉
鎮
久
經
風
霜
的
古
老
歲
月
。

這
是
一
所
包
括
初
小
和
高
小
在
內
的
中
心
完
全
小

學
，
它
輻
射
著
方
圓
十
五
里
以
內
的
廣
大
鄉
村
，
招
收

走
讀
和
住
讀
的
學
生
。
它
是
當
時
棗
陽
縣
內
辦
得
較
好

的
小
學
之
一
，
常
年
開
設
十
五
個
班
左
右
，
在
校
生
約

五
百
人
。

我
和
二
哥
是
以
插
班
的
形
式
轉
入
到
這
所
小
學

的
，
由
於
他
年
長
於
我
，
所
以
他
被
編
入
四
年
級
，
而

我
被
分
到
三
年
級
。
舊
時
農
村
兒
童
啟
蒙
較
晚
，
我
們

的
年
齡
與
當
時
就
讀
的
年
級
是
不
相
稱
的
，
特
別
是
二

哥
已
經
十
六
歲
才
讀
小
學
四
年
級
，
年
齡
的
確
是
偏
大

了
。
但
是
，
相
對
於
那
些
沒
有
機
會
上
學
的
廣
大
農
村

的
少
年
兒
童
來
說
，
我
們
還
算
是
幸
運
的
。

從
私
墊
轉
入
公
立
小
學
讀
書
，
這
本
身
就
是
一
次

成
功
的
跳
躍
。
我
初
步
嘗
到
了
跳
躍
的
甜
頭
，
並
暗
下

決
心
：
我
決
不
滿
足
於
按
部
就
班
，
只
要
有
機
會
我
就

要
跳
級
，
要
把
過
去
耽
誤
的
時
間
補
回
來
。
我
內
心
裡

湧
動
著
出
人
頭
地
的
念
頭
。

按
照
學
校
的
要
求
，
家
居
較
遠
的
學
生
一
般
要

住
讀
，
但
是
要
父
母
擔
負
我
們
兄
弟
倆
的
學
費
和
食

宿
，
這
顯
然
是
有
困
難
的
。
父
母
親
深
知
，
學
業
是
不

能
耽
誤
的
，
寸
金
難
買
寸
光
陰
呀
。
於
是
，
我
們
採
取

住
讀
不
住
校
的
變
通
的
辦
法
。
春
、
夏
、
秋
季
走
讀
，

冬
季
借
宿
於
校
外
熟
人
家
裡
。
蔡
陽
舖
北
門
外
有
一
家

油
坊
，
父
親
做
過
食
油
零
售
生
意
，
與
油
坊
的
老
板
熟

識
。
老
板
同
意
我
們
在
他
的
作
坊
裡
借
宿
，
自
帶
柴
米

起
伙
，
這
樣
食
宿
比
學
校
要
便
宜
得
多
。
這
家
作
坊
是

一
個
四
合
院
，
堂
屋
有
三
間
房
，
是
用
做
榨
油
的
；
朝

南
的
廂
房
有
兩
間
，
是
主
人
的
住
所
；
朝
北
的
廂
房
也

有
兩
間
，
一
間
是
灶
屋
，
另
一
間
是
幫
工
的
宿
舍
，
我

們
就
借
宿
在
這
個
房
間
的
一
個
旮
旯
裡
。
條
件
是
十
分

差
的
，
沒
有
床
舖
，
我
們
就
打
地
舖
，
冬
天
墊
上
厚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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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稻
草
防
寒
。
生
活
在
這
種
環
境
下
，
衛
生
條
件
很
糟

糕
，
被
子
裡
生
了
虱
子
，
陽
光
好
的
天
氣
我
們
都
要
曬

被
子
捉
虱
子
。
但
是
，
令
我
們
難
以
忍
受
的
還
是
疥

瘡
。
這
是
一
種
傳
染
很
強
的
皮
膚
病
，
主
要
症
狀
是
刺

癢
不
止
，
特
別
是
每
當
夜
晚
被
窩
睡
熱
以
後
，
瘙
癢
更

是
難
忍
。
我
們
癢
得
實
在
不
行
時
，
就
用
手
抓
撓
，
小

丘
疹
抓
破
後
流
出
黃
色
毒
液
，
流
到
哪
裡
就
傳
染
到
哪

裡
，
被
抓
破
的
小
丘
疹
連
成
一
片
，
小
的
有
銅
錢
大
，

最
大
的
足
有
雞
蛋
那
麼
大
。
當
時
我
們
沒
有
錢
醫
治
，

即
使
治
療
也
很
難
斷
根
。
倒
是
升
入
中
學
以
後
，
由
於

衛
生
條
件
的
改
善
，
疥
瘡
也
就
不
治
而
癒
了
。
但
是
，

至
今
在
我
的
身
上
還
留
下
了
很
多
的
疤
痕
，
這
也
算
是

那
段
生
活
的
一
個
印
記
吧
。

在
春
夏
秋
季
裡
，
我
們
寧
願
起
早
貪
黑
地
走
讀
，

往
返
於
家
庭
與
學
校
之
間
，
這
樣
我
們
就
不
必
自
己
做

飯
了
。
同
時
，
由
於
在
家
裡
吃
住
，
在
經
濟
上
也
節
省

多
了
。
走
讀
最
麻
煩
的
是
午
餐
，
我
們
既
不
能
在
學
校

搭
伙
，
更
下
不
起
館
子
，
只
能
帶
乾
糧
。
農
村
是
吃
季

節
飯
，
收
獲
了
什
麼
就
吃
什
麼
，
所
以
我
們
帶
的
乾
糧

也
是
隨
季
節
而
變
換
的
。
一
般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是
帶
饃

饃
、
鍋
盔
、
高
梁
粑
粑
、
蒸
紅
薯
。
在
母
雞
下
蛋
的
旺

季
裡
，
母
親
也
會
煮
上
幾
個
雞
蛋
塞
到
我
們
的
書
包

裡
。
這
種
栖
人
﹁
檐
下
﹂
和
風
里
去
雨
裡
來
的
學
習
生

活
，
一
直
持
續
了
三
年
，
直
到
我
們
畢
業
離
開
這
所
學

校
為
止
。

中
心
小
學
的
學
習
與
私
墊
不
同
，
不
僅
有
正
規

的
教
學
計
劃
和
教
科
書
。
而
且
學
習
的
內
容
也
多
樣

化
，
實
施
全
面
的
基
礎
教
育
。
我
記
得
當
時
開
設
的
課

程
有
：
國
文
、
算
術
、
公
民
、
自
然
、
音
樂
、
美
術
、

體
育
和
餘
興
。
所
謂
餘
興
就
是
課
外
活
動
，
那
時
條
件

很
差
，
幾
乎
沒
有
什
麼
運
動
器
材
，
餘
興
時
學
生
們
都

是
跳
繩
；
踢
毽
子
、
唱
歌
等
，
有
時
候
由
年
級
主
任
領

導
大
掃
除
。
至
於
早
晚
自
習
，
並
沒
有
嚴
格
的
統
一
規

定
，
既
因
人
而
異
又
根
據
季
節
的
變
化
而
時
有
時
無
。

在
小
學
就
讀
期
間
，
發
生
了
一
件
使
我
們
身
心

蒙
受
羞
辱
的
事
，
使
我
幼
小
的
心
靈
受
到
了
很
大
的
傷

害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春
，
那
是
一
個
楊
柳
吐
翠
、
桃
花
盛

開
的
季
節
，
和
煦
的
春
風
一
掃
掛
在
人
們
臉
上
的
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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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。
學
校
決
定
進
行
一
次
童
子
軍
集
訓
，
對
象
是
十
周

歲
以
上
的
小
學
生
，
為
期
十
天
，
受
訓
內
容
包
括
隊
列

訓
練
、
野
營
和
抗
日
救
國
思
想
教
育
。
集
訓
按
軍
事
化

要
求
進
行
，
一
律
要
穿
戴
童
子
軍
服
和
帽
子
。
由
於
經

濟
的
原
因
，
母
親
沒
有
讓
我
們
在
學
校
統
一
製
作
童
子

軍
服
，
而
是
用
自
家
紡
織
的
白
布
，
用
土
辦
法
自
己
染

色
，
由
大
嫂
模
仿
剪
裁
，
用
手
工
給
二
哥
和
我
各
製
作

了
一
套
。
大
嫂
的
針
線
活
做
得
不
錯
，
在
我
們
看
來
，

她
做
的
衣
服
與
學
校
統
一
訂
做
的
並
無
多
大
的
差
別
，

我
們
穿
著
新
衣
服
簡
直
像
過
年
一
樣
高
興
。
到
了
學
校

開
訓
那
一
天
。
我
和
二
哥
高
高
興
興
地
前
來
參
加
，
然

而
意
料
不
到
的
打
擊
卻
降
到
了
我
們
的
頭
上
。
教
官
一

副
刁
鑽
古
怪
的
模
樣
，
他
對
我
倆
左
看
右
瞅
，
總
覺
得

不
順
眼
，
於
是
把
我
們
從
隊
列
中
喊
了
出
來
，
大
聲
喝

斥
道
：
﹁
咋
搞
的
！
你
們
的
衣
服
不
合
格
，
做
不
起
衣

服
就
不
要
讀
書
嘛
！
你
們
回
家
去
吧
，
軍
訓
就
不
要
參

加
了
！
﹂
和
我
們
一
起
受
到
懲
罰
的
還
有
另
外
幾
個
學

生
，
他
們
也
是
因
為
經
濟
困
難
而
沒
有
統
一
製
作
童
子

軍
服
，
個
別
學
生
甚
至
連
自
製
的
童
子
軍
服
也
沒
有
。

我
們
帶
著
一
顆
受
傷
的
心
回
到
家
裡
，
向
父
母

訴
說
我
們
的
委
屈
，
知
兒
者
父
母
也
，
他
們
勸
慰
道
：

﹁
沒
有
什
麼
見
不
得
人
的
，
我
們
家
雖
窮
，
但
沒
有
偷

沒
有
搶
，
行
不
行
不
看
穿
著
，
要
讓
人
家
瞧
得
起
，
你

們
就
得
發
奮
讀
書
。
﹂
受
到
那
次
打
擊
以
後
，
壞
事
變

成
了
好
事
，
更
加
激
發
了
我
自
強
不
息
的
精
神
，
同

時
，
使
我
對
於
不
平
等
、
不
民
主
現
象
產
生
了
厭
惡
。

我
決
心
要
努
力
學
習
，
要
以
優
異
的
成
績
討
回
自
己
的

尊
嚴
。果

然
，
功
夫
不
負
有
心
人
。
在
小
學
的
三
年
中
，

我
的
考
試
成
績
每
個
學
期
都
是
班
上
第
一
名
，
特
別
是

國
文
和
算
術
兩
門
功
課
，
每
次
都
是
考
滿
分
。
我
的
作

文
和
日
記
，
也
常
常
受
到
國
文
老
師
的
表
揚
，
不
時
被

他
點
名
在
課
堂
上
朗
誦
，
讓
同
學
們
刮
目
相
看
。
我
的

最
大
弱
項
是
音
樂
，
不
僅
壓
根
沒
有
一
點
興
趣
，
而
且

沒
有
一
個
音
樂
細
胞
。
用
音
樂
老
師
的
話
來
說
，
我
是

一
個
﹁
五
音
不
全
的
人
﹂
。
我
至
今
也
唱
不
好
一
首
完

整
的
歌
，
這
到
底
是
興
趣
使
然
，
抑
或
是
生
理
缺
陷
，

我
也
說
不
清
楚
，
反
正
我
的
大
兒
子
維
宇
在
小
時
候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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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的
形
容
是
：
﹁
爸
爸
唱
歌
像
敲
破
鑼
。
﹂
及
至
到
了

老
年
，
依
然
故
我
，
我
曾
戲
謔
：
﹁
我
這
一
生
是
天
不

怕
，
地
不
怕
，
就
怕
哆
、
來
、
咪
、
發
、
嗦
、
啦
！
﹂

四
、
冒
名
頂
替
的
初
考

一
九
四
七
年
夏
天
，
無
論
對
於
我
或
是
對
於
二
哥

來
說
，
都
是
一
個
至
關
重
要
的
時
刻
，
它
關
係
到
我
們
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甚
至
決
定
著
我
們
未
來
的
前
程
。

這
年
夏
天
，
二
哥
小
學
已
畢
業
。
他
經
過
刻
苦

學
習
，
雖
說
學
習
成
績
不
甚
突
出
。
但
也
獲
得
了
合
格

的
小
學
畢
業
文
憑
。
畢
業
後
怎
麼
辦
？
這
既
是
擺
在
他

面
前
的
問
題
，
也
是
父
母
親
必
須
統
籌
考
慮
的
事
情
。

二
哥
小
學
畢
業
時
已
經
十
九
歲
了
，
擺
在
他
面
前
有
兩

種
選
擇
：
一
是
報
考
初
中
，
如
果
能
夠
被
錄
取
繼
續
學

習
；
二
是
回
鄉
務
農
。
成
家
立
業
，
接
父
母
的
班
。
二

哥
對
於
報
考
初
中
繼
續
學
習
顯
得
信
心
不
足
，
主
要
是

他
的
年
齡
偏
大
，
平
素
學
習
成
績
處
於
中
等
。
於
是
，

他
決
定
放
棄
參
加
初
中
考
試
，
回
家
務
農
做
父
母
的
幫

手
。
父
母
親
對
於
二
哥
的
選
擇
表
示
支
持
，
並
為
家
裡

增
添
了
一
個
強
勞
動
力
而
感
到
高
興
。
這
年
的
冬
天
，

父
母
親
為
二
哥
操
辦
了
終
身
大
事
，
從
此
他
開
始
了
從

事
農
業
生
產
的
生
涯
。

我
比
二
哥
低
一
個
年
級
，
要
到
一
九
四
八
年
夏
方

能
小
學
畢
業
。
當
時
，
我
在
小
學
期
間
的
學
習
成
績
一

直
是
優
秀
的
。
無
論
是
在
校
內
或
在
當
地
，
都
還
有
點

小
小
的
名
氣
，
父
母
親
也
是
知
道
這
一
點
的
。
或
許
是

望
子
成
龍
心
太
切
、
或
許
是
擔
心
我
屈
了
才
。
他
們
提

出
了
一
個
﹁
調
包
計
﹂
，
讓
我
持
二
哥
的
畢
業
文
憑
報

考
初
中
。
那
時
，
我
也
不
知
道
打
哪
來
的
那
麼
大
的
勇

氣
，
似
乎
未
加
什
麼
思
索
，
就
爽
快
地
接
受
了
父
母
之

命
。

冒
名
頂
替
換
個
名
字
是
容
易
的
，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
有
鋼
印
的
相
片
是
不
能
更
換
的
。
雖
然
我
與
二
哥
的
長

相
並
不
十
分
相
像
，
但
畢
竟
是
一
母
之
胞
。
再
加
上
那

時
鄉
下
照
相
的
技
術
水
平
不
高
，
照
出
的
相
片
清
晰
度

也
很
低
。
家
人
反
復
比
較
，
認
為
由
我
持
二
哥
的
文
憑

報
考
是
可
以
混
得
過
去
的
。

雖
然
當
時
棗
陽
縣
城
有
一
所
中
學
，
但
是
我
們
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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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擇
了
離
家
更
近
的
襄
陽
縣
二
中
報
考
。
該
校
位
於
我

家
西
北
部
卅
華
里
的
雙
溝
鎮
，
它
是
襄
陽
縣
北
邊
的
一

個
重
要
集
鎮
，
地
跨
兩
縣
，
因
此
也
招
收
棗
陽
籍
的
學

生
。

襄
陽
縣
二
中
的
入
學
考
試
是
八
月
初
，
報
名
和
考

試
連
續
進
行
的
。
我
記
得
報
名
應
考
的
那
天
是
一
個
烈

日
炎
炎
的
大
晴
天
，
母
親
讓
我
換
上
了
她
洗
得
乾
乾
淨

淨
的
棉
布
製
作
的
褂
褲
，
為
我
準
備
了
乾
糧
，
還
為
我

燒
香
念
佛
，
祈
禱
菩
薩
保
佑
我
。
早
飯
後
，
二
哥
送
我

出
門
，
大
約
送
了
兩
里
多
後
與
我
分
手
，
他
囑
咐
道
：

﹁
要
細
心
、
沉
住
氣
，
一
定
要
考
出
好
成
績
！
﹂

襄
陽
縣
二
中
，
下
午
到
報
名
處
詢
問
了
報
名
的
事

宜
，
負
責
報
名
工
作
的
是
教
導
主
任
，
他
介
紹
說
，
報

名
除
了
出
示
畢
業
證
書
以
外
，
最
好
提
供
一
份
保
舉
人

的
擔
保
書
，
後
者
只
是
保
險
措
施
，
並
不
是
必
備
的
條

件
。
所
謂
擔
保
書
，
就
是
由
舉
保
人
出
具
的
推
薦
信
，

一
般
是
由
當
地
的
保
長
；
紳
士
財
主
等
有
頭
面
人
物
寫

的
手
扎
。
那
時
的
社
會
風
氣
很
骯
髒
、
有
權
勢
人
家
的

孩
子
可
以
不
經
考
試
入
學
，
有
錢
的
人
可
以
買
分
或
請

人
代
考
，
真
是
沆
瀣
一
氣
。
我
當
然
不
可
能
獲
得
這
種

舉
保
書
，
也
不
可
能
享
有
這
種
優
先
錄
取
的
權
利
。
說

實
話
，
那
時
我
心
裡
慌
得
直
打
鼓
。
我
最
擔
心
的
並
不

是
舉
薦
書
，
我
也
不
怕
考
試
，
而
怕
的
是
冒
名
頂
替
的

身
份
被
識
破
了
。
所
幸
的
是
，
那
主
任
只
是
詢
問
我
有

沒
有
舉
保
書
，
並
沒
有
認
真
地
審
查
我
出
示
的
畢
業
證

書
。
當
他
得
知
我
沒
有
舉
保
時
，
他
勉
為
其
難
地
說
：

﹁
當
然
啦
，
你
可
以
報
名
考
試
，
但
如
果
沒
有
舉
保

書
，
你
錄
取
的
機
會
是
很
小
的
。
﹂
我
說
：
﹁
老
師
，

我
老
遠
的
來
了
，
就
讓
我
報
名
考
試
吧
！
﹂
也
許
是
出

於
同
情
吧
，
那
位
主
任
同
意
我
報
了
名
，
發
了
准
考

證
，
總
算
是
﹁
冒
名
頂
替
﹂
混
過
了
關
。

接
著
兩
天
是
考
試
，
應
試
有
國
文
、
數
學
、
三

民
主
義
和
自
然
四
課
，
安
排
在
兩
天
內
進
行
。
應
試
者

三
百
多
人
，
據
說
只
錄
取
三
個
班
共
一
百
五
十
人
。
考

試
題
目
有
一
定
的
難
度
，
但
時
間
較
為
充
裕
，
因
此
我

並
不
覺
得
慌
張
。
但
是
，
考
完
以
後
我
忐
忑
不
安
的
情

緒
卻
滋
長
了
起
來
，
因
為
流
言
四
起
，
有
的
說
，
這
次

考
的
成
績
不
好
，
要
減
少
錄
取
的
人
數
；
也
有
的
說
，



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(3)123

優
先
錄
取
本
縣
的
，
有
多
餘
的
指
標
再
考
慮
補
外
縣

的
；
更
有
甚
者
說
：
凡
是
沒
有
舉
保
人
的
，
一
律
不
予

錄
取
。
在
輿
論
壓
力
下
，
有
些
來
自
農
村
而
沒
有
舉
保

人
的
學
生
感
到
沒
有
希
望
，
在
發
榜
之
前
就
悄
悄
地
離

開
了
學
校
。

那
時
，
我
並
沒
有
失
去
信
心
，
抱
著
﹁
不
到
黃

河
不
死
心
﹂
的
想
法
，
既
然
考
了
就
要
等
個
﹁
水
落
石

出
﹂
，
不
然
回
家
也
不
好
向
父
母
交
待
呀
！
就
這
樣
，

我
仍
住
在
學
校
的
教
室
裡
，
餓
了
就
吃
帶
去
的
乾
糧
，

渴
了
就
喝
涼
水
，
祈
禱
幸
運
之
神
能
降
在
我
的
頭
上
。

那
既
使
人
喜
又
令
人
憂
的
一
刻
終
於
到
來
了
，

第
五
天
的
一
大
清
早
，
學
校
在
校
門
口
的
牆
上
張
貼
出

紅
紙
寫
的
告
示
，
公
布
了
被
錄
取
的
學
生
名
單
。
那
裡

已
擠
滿
了
看
榜
的
人
，
一
般
人
都
是
從
頭
看
到
尾
，
由

於
我
擠
不
過
去
，
於
是
我
就
從
尾
向
頭
看
。
在
那
密
密

麻
麻
的
名
字
中
，
怎
麼
才
能
找
到
自
己
的
名
字
呢
？
我

心
想
，
﹁
玉
﹂
是
一
個
特
徵
字
，
我
試
著
從
﹁
玉
﹂
找

起
，
看
是
否
有
﹁
劉
道
玉
﹂
三
個
字
。
令
我
十
分
失
望

的
是
，
看
完
一
遍
後
，
沒
有
看
到
﹁
劉
道
玉
﹂
三
個

字
。
我
有
些
緊
張
了
起
來
，
情
急
之
中
，
我
忽
然
想
到

我
現
在
已
不
是
劉
道
玉
了
，
而
是
冒
名
頂
替
成
﹁
劉
道

啟
﹂
了
。
我
又
正
了
正
神
，
準
備
再
從
尾
到
頭
看
一

遍
，
就
在
快
看
完
之
際
，
忽
然
﹁
劉
道
啟
﹂
三
個
字
映

入
了
眼
帘
、
而
且
排
在
第
三
的
位
置
上
。
霎
時
，
既
是

激
動
又
是
幸
福
的
熱
淚
奪
眶
而
出
，
在
這
勝
利
喜
悅
之

時
，
我
明
白
了
一
個
道
理
：
天
保
、
地
保
、
人
保
不
如

自
保
，
有
實
力
才
有
尊
嚴
！

當
我
到
教
導
處
去
領
取
通
知
書
時
，
教
導
主
任

對
我
的
態
度
與
報
名
時
相
比
發
生
了
很
大
的
變
化
，

他
對
我
這
個
在
入
學
考
試
中
獲
得
了
﹁
探
花
﹂
的
學

生
表
示
了
讚
許
。
我
領
取
了
錄
取
通
知
書
，
馬
不
停
蹄

地
連
走
帶
跑
地
回
到
了
家
。
我
剛
跨
進
門
檻
，
母
親
從

我
的
表
情
也
猜
出
了
個
八
九
不
離
十
，
她
焦
急
地
問
：

﹁
咋
的
，
是
不
是
取
了
？
﹂
﹁
取
了
，
我
拿
到
了
第
三

名
。
﹂
我
高
興
地
回
答
。
那
個
晚
上
，
我
們
全
家
都
十

分
高
興
，
父
親
頗
為
動
情
地
說
：
﹁
福
娃
，
你
爭
了

氣
，
我
們
再
苦
再
累
也
要
支
持
你
讀
書
，
一
直
到
大
學

畢
業
。
﹂
我
說
：
﹁
請
爹
媽
放
心
，
我
一
定
不
辜
負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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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的
希
望
。
﹂

從
小
學
跨
入
中
學
，
這
不
僅
意
味
著
我
從
兒
童
時

代
進
入
少
年
時
代
，
而
且
還
意
味
著
從
初
等
教
育
跨
進

了
中
等
教
育
。
在
襄
陽
二
中
學
習
期
間
，
最
大
的
變
化

有
兩
點
：
一
是
家
庭
經
濟
略
有
改
善
，
父
母
親
只
供
給

我
一
個
人
讀
書
，
使
我
能
夠
在
學
校
會
館
食
宿
，
較
之

過
去
生
活
正
常
得
多
了
。
二
是
我
興
趣
廣
泛
了
，
除
了

學
好
學
校
規
定
的
科
目
外
，
我
還
在
課
外
時
間
閱
讀
一

些
小
說
，
如
︽
西
遊
記 
︾
、
︽
水
滸
傳
︾
等
。
有
一

次
，
我
從
老
師
那
裡
借
來
了
一
本
︽
諾
貝
爾
故
事
︾
的

小
書
，
我
為
諾
貝
爾
的
發
明
成
就
而
震
憾
，
從
此
十
分

崇
拜
諾
貝
爾
，
這
本
書
對
我
的
一
生
產
生
了
巨
大
的
影

響
。

在
襄
陽
二
中
的
學
習
時
間
很
短
，
前
後
只
有
三
個

月
的
時
間
。
大
約
十
二
月
中
旬
，
共
產
黨
領
導
的
桐
柏

軍
成
立
了
，
接
著
解
放
了
桐
柏
、
鄧
縣
、
棗
陽
、
隨
縣

等
廣
大
地
區
。
面
對
這
種
局
勢
，
地
處
解
放
區
而
為
國

民
黨
所
管
轄
的
襄
陽
二
中
宣
布
停
辦
，
期
末
考
試
也
被

取
消
了
，
我
也
因
此
暫
時
輟
學
在
家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春
，
襄
陽
二
中
合
併
到
襄
陽
一
中

成
立
襄
陽
聯
合
中
學
，
我
隨
之
轉
入
了
襄
陽
聯
中
。
該

校
設
在
襄
陽
古
城
以
西
的
廣
德
寺
，
位
於
襄
陽
與
隆
中

之
間
，
距
襄
陽
二
十
多
里
，
離
隆
中
三
里
路
。
這
裡
遠

離
城
市
，
是
典
型
的
田
園
風
光
，
蛙
呱
鳥
鳴
，
潺
潺
流

水
，
麥
苗
兒
青
油
菜
花
兒
黃
，
是
讀
書
的
理
想
地
方
。

但
是
，
襄
陽
已
處
於
被
解
放
的
前
夕
，
解
放
軍
和
國
民

黨
之
間
的
戰
事
連
綿
不
斷
，
人
心
惶
恐
不
安
。
那
一
段

學
習
就
是
在
這
種
動
蕩
不
定
的
形
勢
下
進
行
的
，
很
難

說
有
多
大
的
實
際
效
果
。

那
時
政
治
腐
敗
，
貪
污
成
風
，
學
校
當
局
克
扣
學

生
繳
納
的
伙
食
費
，
每
日
三
餐
都
吃
不
飽
，
導
致
搶
飯

風
和
打
架
風
盛
行
。
為
了
不
受
欺
負
，
保
護
自
身
的
利

益
，
學
生
中
成
立
了
許
多
的
同
鄉
會
、
兄
弟
會
、
互
助

會
等
派
性
小
團
體
。
我
是
外
鄉
人
，
是
初
中
一
年
級
的

學
生
，
在
學
校
中
被
認
為
是
墊
底
子
最
受
欺
負
的
群
體

中
的
一
員
，
受
氣
、
挨
餓
、
被
打
是
常
有
的
事
，
我
在

這
種
惶
恐
不
安
中
度
過
了
三
個
月
的
學
習
生
活
。

到
了
七
月
初
，
中
國
人
民
解
放
軍
中
原
野
戰
第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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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隊
和
桐
柏
軍
區
第
廿
八
旅
共
十
四
個
兵
團
的
兵
力
，

開
始
圍
攻
襄
陽
城
。
這
裡
自
古
是
軍
事
重
鎮
，
三
面
環

水
，
一
面
依
山
，
易
守
難
攻
。
當
時
駐
守
襄
樊
的
是
國

民
黨
第
十
五
綏
靖
區
司
令
康
澤
，
他
曾
揚
言
：
﹁
鐵
打

的
襄
樊
，
堅
固
如
金
湯
。
﹂
那
時
，
每
天
炮
聲
隆
隆
，

城
內
的
官
僚
、
豪
紳
和
資
本
家
開
始
向
鄉
下
逃
竄
，
城

內
國
民
黨
再
次
加
固
防
禦
工
事
，
實
行
宵
禁
。
這
一
切

表
明
，
解
放
軍
已
兵
臨
城
下
，
一
場
殊
死
戰
爭
即
將
到

來
，
襄
陽
城
危
在
旦
夕
。
面
臨
這
種
形
勢
，
學
校
動
蕩

不
安
，
校
方
進
行
反
動
宣
傳
，
說
共
產
黨
殺
人
放
火
、

共
產
共
妻
，
還
明
說
共
產
黨
專
殺
青
年
學
生
，
並
煽
動

學
生
隨
校
南
下
漢
口
，
有
些
學
生
聽
信
了
宣
傳
逃
往
漢

口
，
但
大
多
數
學
生
不
相
信
反
動
宣
傳
，
自
動
離
校
回

家
去
了
。
我
當
時
不
相
信
那
些
欺
負
人
的
反
動
宣
傳
。

因
為
我
的
家
鄉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冬
已
獲
得
了
解
放
，
我

目
睹
了
解
放
軍
在
解
放
區
實
行
減
租
減
息
、
清
匪
反
霸

等
政
策
，
知
道
他
們
是
真
正
幫
助
勞
苦
大
眾
翻
身
獲
解

放
的
。
因
此
，
我
毅
然
決
定
離
校
，
背
上
舖
蓋
捲
兒
，

繞
過
國
民
黨
的
封
鎖
，
穿
過
解
放
區
，
順
利
地
回
到
了

我
的
家
鄉
。

我
回
家
不
久
，
七
月
十
五
日
解
放
軍
攻
打
襄
陽
城

的
總
戰
役
就
開
始
了
。
經
過
四
天
激
烈
的
戰
鬥
，
解
放

軍
攻
進
了
襄
陽
，
並
聽
說
在
襄
陽
天
主
教
堂
內
活
捉
了

國
民
黨
戰
區
司
令
康
澤
，
真
是
大
快
人
心
。
襄
陽
的
攻

陷
，
不
僅
表
明
鄂
西
北
大
片
土
被
解
放
，
而
且
還
預
示

著
解
放
武
漢
屈
指
可
待
了
。

半
個
世
紀
以
後
，
我
故
地
重
遊
時
曾
寫
了
︽
隆
中

求
學
記
︾
詩
一
首
，
回
憶
那
一
短
暫
的
學
習
生
活
：

日

行

百

里

步

隆

中

，

學

海

苦

求

一

少

童

。

晨

粥

照

得

人

消

瘦

，

一

日

三

餐

腹

中

空

。

田

園

晨

讀

書

聲

隆

，

諸

葛

廟

中

受

啟

蒙

。

「
躬
耕
」
本
乃
孔
明
訓

，

受

用

終

生

益

無

窮

。


